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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聯邦共和國撣邦果敢自治區首府老街市，毗鄰中國雲南省，既因博彩業

發達，人流如織而被稱為「小澳門」；又因其以果敢族為主體民族，通行漢

語、流通人民幣，而與僅距8公里的雲南南傘鎮有着萬千聯繫。距去年2月9

日爆發衝突近一年後，老街局勢雖已趨於平靜，店舖重新開張、人氣重新聚

集；但當地人反映，老街今非昔比，再現繁華尚需時日，租車司機和小販亦大

喊生意難做。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中國南傘、緬甸果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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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樂業 眾所亟盼
雖然對戰前的果敢並沒有印象，但老街的現狀仍令記

者感到不安。即使是白天，能看到的行人與之前所聞差
別極大；而夜間街頭更是空無一人，路燈清冷孤寂，宛
如空城。盧老師告訴記者，夜間無人敢出門。誰也不知
何時何地會發生什麼無法預測的事件，緊張、惶恐、不

安的氣氛始終揮之不去，人們似乎隨時都準備逃離。
記者採訪期間，聽到不少人說起，發生在2009年8月8日的事件，前

後動盪也只有3天左右；而去年發生的戰事持續時間之長，完全出乎人
們的意料。平息戰事、重歸和平，安居樂業、再現繁華，是生活在果敢
的人們心照不宣卻又迫切一致的願望，但誰也不知那一天何時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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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歷險 驚恐難捱
戰事發生時，盧興強（化名）所
在學校的學生和同事紛紛逃離果敢
避難，盧老師選擇留下，由此開始
經歷老街幾個月的空城狀態。因為
留下護校可以繼續發工資，甚至還
有結束時的補助。

槍聲嚇人 不安難眠
但是很快，盧老師就後悔自己當

初的決定，擔心在槍炮面前，再也
沒有命花那還沒有發下的工資了。
不時傳來的有人被槍殺、有店舖被
燒的消息，讓他根本睡不着覺，每
天都非常煎熬，每天都當成生命中
的最後一天。
戰時的果敢，基本是白天死一樣

的寧靜，夜晚開始大戰，天微亮則
停火。漸漸地，盧老師與同樣留下
護校的陳老師習慣了夜晚在密集的
槍炮聲中入眠，而沒有槍炮聲的夜
晚又令人不安，兩人只好一起坐着

發呆。「我們不敢開燈，有電視也
不敢看。」盧老師說，萬一電視裡
的槍炮聲引來武裝人員，那可是要
命的事。學校門口的兩盞燈一直亮
着，「我和陳老師都想把它敲
碎。」因為那很可能成為衝突任意
一方的射擊目標。

草木當煙 嚐遍百草
生活在老街的人們普遍用電炒鍋

做飯，空城讓盧老師擔心斷電，特
意清洗了可以放在火上烹煮的鍋
具，砌了一個簡陋的地鍋。令不知
道戰事何時才會結束的盧老師略感
踏實的是大米還有一些，「我對吃
的要求不高，有米即可，菜品不
論」。但困擾盧老師好幾天的問題
是：沒有煙抽了。「我開始遍嚐百
草，試圖去找類似煙葉味道的草
木，用紙捲起來抽。」於是，盧老
師知道了竹葉無味，豆角秧子抽了
嘴麻。

蛆蟲遍街 荒草叢生
至3月18日，盧老師與陳老師第

一次走出校門。斷糧的他們通過校
長聯繫了某公司取糧和菜。走在街
上，盧老師和陳老師心裡恐懼不
安，路上偶爾有人匆匆走過，彼此
都存戒備，擔心對方會突然衝過來
廝殺。那一帶是東城中心，小吃攤
的架子散落着，篷布在風中招搖，
無人的餐館中，存貨開始腐爛，蛆
蟲、綠頭蒼蠅在門前的腐堆上開着
盛宴，手機店、珠寶店的捲簾門都
被撬起，無一倖免。「空曠的街
道、路兩側叢生的荒草，在燦爛的
陽光下，就像是電影場景一般。」

郭先生告訴記者，他的兩位生意夥伴邀約他
到果敢做工程，他打算春節後去看看，如果情
況允許，就做幾項工程。
郭先生所說的工程，是果敢建房造屋的建築

工程。近幾年老街城市規模悄然擴大，建造房
屋的工程並不少；而因戰事損毀的建築，也需
要修繕、重建。隨着果敢戰事逐漸平息，相信
老街有不少工程可以做。最新的消息是，他的
兩名生意夥伴已經到老街攬到了訂單，還有另
一位朋友開起了建材批發店，「以前賣白菜
的，也做起了建材生意」。

賭業帶旺 客流不息
「果敢以博彩業帶動了服務業。」郭先生

告訴記者，博彩業的興旺，讓果敢聚集了不
少人氣，也催生了服務業，奢華酒吧、高檔
酒店、餐廳食肆林立，足浴城、按摩店摩肩
接踵，接送客人的車輛川流不息；而果敢並
無工業，工業品、日用品均由中國一方供
應，通訊用的是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網絡，
電話也是臨滄的區號，當地流通人民幣。這
些因素疊加，如果恢復到戰事前的平靜和繁
華，在果敢做生意不失為選擇之一。「關鍵
是，在果敢做生意，都是現款現貨，少有拖
欠款項的事情。」郭先生說。

正午時分，記者站在緬甸果敢老街街
頭，目下緬中兩國文字為標識的臨

街舖面，漢語較緬文更為顯目；店中營業
員或操普通話、或操與南傘近似的漢語方
言，購物一般以人民幣結算；記者以手機
聯繫果敢的採訪對象，使用的仍為中國移
動網絡，而對方的固定電話區號與雲南臨
滄一樣，均為0883。如果不是街頭不時
駛過的車輛懸掛「KK」開頭的黑色號
牌，不時能見到與國內不同裝束的警察和
軍人，記者真感不到自己置身國外！

賭客卻步 轉戰勐拉
之前曾聽說老街人流量較大，行人熙來

攘往，城市不大卻較為繁華。但記者明顯
感到的是人煙稀少、街道空曠。記者的感
覺得到了管小滿（化名）的證實，他稱，
雖然老街的店舖大都已重新開張，但人流
量還是遠遠不及開戰前。戰事尚未完全平
息的果敢，讓昔日的老賭客望而卻步，轉
移陣地到緬甸的小勐拉等地。現在，老街
周邊的零星槍炮聲偶爾仍會響起。「不能
有命賺錢無命花啊！」管小滿說。

租車回溫 客量減半
張田（化名）從事由臨滄往返南傘的租

車生意已多年，從未遇過最近一年來生意
減半的情況。

南傘距臨滄
280 餘公里，由
二級公路相連，
車程在4小時左
右。通常情況下，到果敢做生意、遊玩的
客人，大多選擇乘坐航班至臨滄機場後，
再租車前往南傘，繼而出境到達果敢老
街。果敢開戰前，與張田一樣往返臨滄與
南傘之間的租車川流不息。「一個月內往
返20多趟都算少的，經常當天往返還忙
不過來。」張田說。
然而，這樣的生意在去年果敢開戰後日

漸降溫，甚至漸漸沒有生意，不少轉行當
教車師傅，或轉到其他路線運營。最近幾
個月，果敢局勢漸趨穩定，張田的租車生
意漸漸回升，但生意最好的一個月，也僅
能跑到10多趟，「與果敢開戰前相比，
降了一半還不止」。
最讓張田難忘的，是戰事爆發後的幾

天，每天由果敢逃出進境的人潮不斷，除
果敢人外，還包括中國商人和遊客。那幾
天張田小賺了一筆，因為逃命之際沒有誰
計較車資，只想盡快回家。據說有一位由
果敢往返南傘的司機賺錢不要命，白天冒
險跑生意，晚上住在果敢難民營，有一天
晚上難民營發生槍殺案，那位司機的眼睛
被打瞎，緊急送到昆明後花了8萬多元才
保住性命，現在仍回到老街跑租車生意。

期望停戰 重返老街
與張田有着同樣感覺的，還有李紹英。

2009年，雲南保山人李紹英到老街做起
了小吃生意，用三輪車載着米線、涼粉、
泡雞腳等小吃，沿街叫賣。常常是走不出
幾步，車上的小吃就賣出了一大半，經常
忙到停不下來。「賭場裡的女服務員多，
而我的小吃是小姑娘們最喜愛的。」李紹
英對記者說。
去年2月9日果敢開戰當天，李紹英關

了門，帶上自己賣小吃的家當，騎上電三
輪返回南傘，在一間出租屋安頓下來，待
果敢戰事稍平息再重操舊業。不同的是，
雖然沒有了大戰事，但從未間斷的小摩
擦，還是令李紹英不敢再回到老街，只能
在距離老街還有六七公里的楊龍寨售賣。
李紹英的出租房對門，就是果敢南天門，
那裡是交戰兩軍爭奪的地域，有時火光映
紅了天空、槍炮聲清晰可聞。「南天門大

戰的那幾天，窗玻璃震得嘩嘩響，簡直就
是現場直播啊！」李紹英也養成了每天晚
上觀察對門山上動靜的習慣，確認沒有發
生衝突，次日才能按計劃備料。
本來以為不久即能返回老街，但希望一

直落空，李紹英一邊備料、一邊喋喋不
休：生意不好做了，遠遠不及在老街時的
一半。當記者問及果敢戰事完全平息後，
是否打算回去老街做生意時，李紹英的語
氣十分堅定：「肯定要去！那裡生意好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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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略顯雜亂。

■一輛貨車駛過大街。

■■雙鳳塔是老街的標雙鳳塔是老街的標
誌性建築之一誌性建築之一。。

■仍有店舖尚未開門營業。

■行人從街上悠閒地走過。

■漢字是老街街頭使用最多
的文字。

■■街頭可見正在街頭可見正在
建造的房屋建造的房屋。。

■■昔日繁華的雙鳳昔日繁華的雙鳳
塔附近塔附近，，並無多少並無多少
車輛和行人車輛和行人。。


